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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编的话

在学界同仁的帮助下，《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》第一期终于化蛹成蝶，与

读者见面了。带着感恩，我们将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

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在西方由来已久，但时下遭遇逆风，前者被部分国外

学者渲染成“死亡”学科，后者则陷入“文化泛论”的困境。比较文学自诞生之

日起就“危机四伏”：从法国中心主义的比较文学论调，到美国的“文学性”美

学观点，再到“文化转向”和“学科之死”的纷争，其学科史无不呈现在争议中

前行的特点。表面上是学术观点相左，实质上是话语权力之争。跨文化研究亦称

“比较文化研究”，早期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，经历了文化类同性和差

异性研究的不同阶段。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，跨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属性日趋明

显，涉及传播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多个学科，甚至

在技术的推动下进入自然科学领域。也正由于此，其边界模糊不清的泛文化性备

受诟病。

任何危机都蕴含着机遇。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在国外的“危机”恰恰是展

现中国学者智慧的难得机遇。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 ；这是智慧的

时代，也是愚蠢的时代……”狄更斯一百多年前的话，依然构成对当下时代的隐

喻。眼下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似有蔓延之势，单边主义甚至新民族主义有将

世界拖入更大动荡和冲突的危险。但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的共同

努力，把“最坏的时代和愚蠢的时代”变成“最好的时代和智慧的时代”，并贡

献自己的才智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，在现代转型中正呈现勃勃

生机。在西方社会陷入种种危机之时，世界正把眼光投向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。

国际上有识之士也希望中国有历史担当和世界情怀，一起携手共建“人类命运共

同体”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我们应该把握机遇，在充分吸收中华文明优秀遗产精

髓的基础上，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为根本、基准，而不是以西方文化理论

观点为参照，来研究世界性学术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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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是思想、情感存在的家，文化是价值、精神存在的家。尽管比较文学与

跨文化研究属于基础性的人文研究，经济价值有限，但在各种思想激荡、矛盾交

织的时代，其沟通心灵、促进交流的作用越发显得重要。比较文学研究是跨越国

界的文学间性研究，越来越具有跨文化、跨学科性质，展现了不同文学、文化之

间相互影响、相互借鉴甚至相互融合的关系。比较文学既是文学的本体论研究、

认识论研究，也是方法论研究和辩证论研究。文学与文化密不可分，文学作为文

化生动而形象的载体和有力的传播者，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

作用。它通过文字和文本，既创造性地发挥其承载功能，表征文化，又通过具有

文化内涵的文学表达，感受文明的进程和发达程度，使之成为文明的感受器和活

化石。与此同时，文化和文明又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资源，为文学

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文化既是多彩的和多元的，也是平等的和包容

的。跨文化研究并非泛文化研究，不仅在宏观上与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传播等密

切关联，而且在微观上与文化记忆、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等不无关系。跨文化研

究无法绕开多元文化，后者甚至是跨文化研究的起点；即使将多元文化视为一种

视角或者方法来研究文学，也可以考察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我

等复杂关系及其蕴藏的价值观和话语权力机制。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内容和

方法多种多样，但它们共同揭示的是文明互学互鉴、文化交流共生的人类精神。

每年两期的《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》丛刊，坚持开放、包容的理念，秉承

交叉、融合的跨学科原则，热忱欢迎国内外学者赐稿，并就学术思想前沿、多元

文化、国别与区域文学、比较文学和翻译、跨文化交际等话题发表独特洞见，为

构建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做出贡献。我们期待，在大家的呵护下，这个丛刊

尽快从“蒿草萌芽方破土”发展成“一棹白花次第开”甚至“清姿馥郁艳群芳”

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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